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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估与空间格局分异

尹君锋，石培基
（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乡村振兴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国家继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之后农村发展面临的又一重要

创新和机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

个维度对 2019年甘肃省 86个县域单元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空间差异。

不仅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分维度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河西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凸起明显，南部

民族地区凹进严重。县域城市等级作用显著，区域振兴水平优劣不等，区域冷热点分布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较为一致。甘肃省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条件及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依据当地实际情况

制定详细化精准性政策促进区域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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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是农业大国，自古就有以农治国的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

农民（“三农”）问题，这关系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全局，也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梦的实现［1-2］。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继城乡统筹和

新农村建设之后农村发展所面临的又一重要创新

点和机遇点［3］。乡村振兴源于乡村发展的需要，是

基于当前乡村发展现实的形势判断，是新时代中国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4-5］。“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

兴”将乡村振兴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高

度。中国当前已经实现了全面脱贫攻坚的目标，今

后“三农”工作的重心将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发展上来，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强化以工补农、以

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

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6］。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必须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

共同推进，将乡村振兴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促使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7-8］。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提

出要把握现代化农村建设规律以及城乡发展变化

特征，准确研判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中

国新时代乡村演变发展态势，切实抓住社会发展历

史机遇，有效带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2020年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推动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促使乡村

振兴战略全面推进。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

明确提出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力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同时，甘肃省政府也发布《甘肃省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2022 年）》，明确提出

要进一步有序推动全省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和组织振兴，推动陇原农业从产量导向转向质量提

升，增强全省农业社会发展竞争力，着力为构建现

代化农业经济体系奠定基础。系列政策文件强有

力地推动甘肃省乡村振兴快速发展，为更快推进全

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

指引和政策保障。

乡村振兴不仅涉及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和组织等多方面的振兴发展，还包括整个乡村系统

收稿日期：2022–03–09；改回日期：2022–03–22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30）
作者简介：尹君锋（1995—），男，甘肃庆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E-mail：1627815859@qq.com
通信作者：石培基（E-mail：xbsdspj@163.com）



第 5 期 尹君锋等：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估与空间格局分异

的振兴发展以及乡村系统内部子系统的协调发

展［9］。部分学者对乡村振兴研究进行了初步探讨，

郭远智等［6］在全面梳理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脉络基

础之上，探讨了乡村振兴发展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内

在逻辑，进而提出了乡村发展的关键问题路径导

向。吕承超等［10］对全国 30 个省的乡村振兴发展水

平进行综合测度，发现中国整体乡村振兴水平呈现

小幅下降趋势；毛锦凰［11］通过改进的熵权-层次法

对甘肃省乡村振兴水平进行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水

平在空间上与乡村整体发展大环境较为匹配。陈

炎伟等［12］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县域层面，对 2017年福

建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发现县域

乡村振兴发展差异较大且经济发达的闽东南地区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高；易小燕等［13］通过构建县域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对广东德庆县 2009—2017

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关于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的选取，学者采用多维

构建如从乡村振兴总要求入手选取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5个指标维度

进行乡村振兴能力评价研究［14］，以及从生产、生活、

生态 3个维度和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 3个

维度选取指标构建评价体系［15-16］。综上所述，学者

基于乡村振兴能力评价已经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但

是基于县域尺度的乡村振兴能力评价研究并不多。

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县城是新型城

镇化重要载体，展开以县域为单位的乡村振兴研究

意义重大［17］。

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重要的省份，也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

战略通道。截止 2019 年末，甘肃省农村人口

1 363.69万，占全省总人口的 51.51%；全省农业总产

值 1 306.41 亿元，占全省 GDP 值的 14.98%；农村地

区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

9 629元和 9 694元，农村居民生活得到大幅改善，农

村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是整体上仍然落后于全国

平均水平。当前，甘肃省乡村发展水平与全国相比

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甘肃省农村人口基数大、农

村经济基础薄弱、农村创新发展动力不足等一系列

问题，制约甘肃省乡村振兴能力进一步提高。鉴于

此，本文构建县域乡村振兴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

甘肃省 86个县域单元乡村振兴能力进行评估，以期

合理反映出县域乡村振兴能力真实发展状况，为甘

肃省乡村振兴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参考，对探索欠发

达地区乡村可持续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86个研究单元包括 1个地级市、16个市辖区、5个县

级市、7个自治县和 57个县，因兰州市安宁区无农业

户籍人口，剔除出研究范围，嘉峪关市无下辖县、

区，因而整体纳入一个研究单元。

1 乡村振兴概念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总

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为当时新农村建设确定了发展方向，提

供了政策保障，随后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农村

建设发展政策，使农村发展跃入新的高点［18］。中国

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在各级政府的不懈努

力下，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乡村已然取得了巨

大发展成果，乡村整体面貌已经发生了明显变

化［19-20］。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总体要

求已经不能满足乡村发展的脚步和人民生活的需

求，国家因而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

出乡村振兴发展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总要

求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要求的改造升级，是

国家从乡村发展全局出发对以往农业农村发展政

策的超越与升华，从乡村振兴总要求上可以看出国

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乡村的

全面振兴。

在产业方面由生产发展转为产业兴旺，由“发

展”向“兴旺”转变体现了国家对乡村产业发展质量

和层级的升级要求；“生态宜居”强调乡村村庄整体

面貌得到改善，同时强调乡村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从

而实现“宜居”；“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软环境，

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要深入挖掘、继承优秀传统乡

土文化，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发展；在组织方

面由管理民主改为治理有效，由“管理”向“治理”的

转变，体现了乡村治理的转型与完善，要推动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强调的是治理

的结果“有效”；“生活富裕”强调农民有持续性、稳

定性的经济收入来源，可以实现经济宽裕、衣食无

忧、居住舒心、生活便利等，是实现社会主义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的最终落脚点

就在于乡村居民生活富裕，乡村居民生活富裕的关

键又在于乡村居民群体性收入的提升。乡村居民

要实现收入增收，则必须要依靠乡村中较为发达的

支柱性产业等生产要素的有力支撑，乡村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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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旺以后，农民群体的工资性收入得到大幅度提

高，更加重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将促使更

多的农民保护和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量；产业发展

兴旺农民就会有活可干、有事可做，乡村秩序就会

更进一步稳定，乡村治理就会更加地有效果，所以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基础支撑。乡村振兴

战略从多角度出发，多管齐下治理中国城乡贫困问

题，共同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象在地理学概念上是

指从事农业生产性活动的劳动群体在空间上所形

成的地域系统，实质是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21］。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组成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

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等地域多体系统［22］。乡村发

展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

瓶颈问题如何打破，城乡一体化发展差距如何缩

小，基于这一出发点应运而生的乡村振兴战略通过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等系列重大措施为乡村在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寻钥匙、找抓手，从而实现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方面振兴［23］。

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在于通过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一

系列综合性措施，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的发

展规律和演变趋势，助推发展良性的乡村加快实现

城乡一体融合发展，促使发展动力不足的乡村加快

实现转型升级，积极扭转发展衰退的乡村等突出局

面，迎接乡村发展新局面，从而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24］。乡村振兴实质上

是人类农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是解决社会主

义初期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难题的战略

性选择，是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25］。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乡村振兴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乡村振兴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建立在乡村振

兴战略发展总要求基础之上的，从乡村振兴的内涵

要义、演绎脉络到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及相关应用均

可体现［26］。新时期乡村振兴是涉及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和组织等多方面的全面振兴，是符合新时

期人民追求美好生活需要愿望的实践［27-28］。中国已

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战取得圆满成功，

乡村发展开始进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新阶段，因而进行乡村振兴发展评价可以为政府提

供有效实施意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欠发

达地区的实施。基于此，本文参照前人研究［29］将甘

肃省县域乡村振兴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5个维

度。基于乡村振兴五大维度发展内涵进行指标构

建，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得性等原则，构建了

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1）。

2.2 评估方法

由于所选的各项乡村振兴能力评价指标数据

单位量纲及属性存在较大差异性，同时，所选研究

指标在表达意义与结果一致性之间存在正向指标

和负向指标之分，不可直接进行对比分析［30］。因

此，需要采用“最大-最小”值法对原始指标数据进

行正向和负向标准化处理，使得处理后的各项指标

数值在［0，1］。

X'i j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Xi j - minXi j

maxXj - minXj

，正向指标

maxXi j - Xi j

maxXj - minXj

，负向指标
（1）

式中：X'ij为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中第 i个县域单元的第 j个指标的标准化处理结果；

Xij为指标体系中第 i 个县域单元的第 j 个指标中的

原始数据；maxXj和 minXj分别表示指标体系中第 j

个指标中所有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研究方法采用更为客观的熵值法对甘肃省县

域乡村振兴能力进行评价，具体方法如下：

Hj = -k∑
i = 1

m

(Yij × lnYij ) （2）

Yij =
xij

∑
i = 1

m

xij

（3）

Wj =
1 - Hj

∑
j = 1

n

(1 - Hj )
（4）

式中：Hj为指标体系标准化后第 j项指标的熵值；k=

1/lnm，m为研究单元数（本文中 m取 86）；Yij表示第 i

个县域单元第 j项指标的所占比重；xij表示第 i个县

域单元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化处理数值；Wj表示指标

体系中第 j个指标的所占权重；n为指标体系中所包

含的指标层数。

计算乡村振兴能力综合评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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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
j = 1

m

Wj xi j （5）

2.3 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各项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

统计年鉴（2020 年）》《甘肃农村年鉴（2020 年）》《甘

肃发展年鉴（2020年）》《甘肃省水利统计年鉴（2019

年）》及 2019 年甘肃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个别缺失数据来自于各地市州统计年鉴以及

2019 年各地市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

行补充，部分数据来源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以及各

地市州农业农村局等官方网站。

表1 县域乡村振兴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一级指标

产业兴旺

（0.2）

生态宜居

（0.2）

乡风文明

（0.2）

治理有效

（0.2）

生活富裕

（0.2）

二级指标

农业劳动生产水平

农业现代化水平

农业水利化水平

乡村服务业发展水平

农村土地生产水平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村工业发展水平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农村电耗情况

农村绿化情况

农村环保情况

农村人居环境情况

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水平

农村文化建设水平

乡村教育投入水平

农村教育发展水平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乡村居民受教育水平

乡村组织协调治理水平

农村财务治理水平

乡村有效治理水平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消费情况

农村医疗发展水平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消费供应水平

农村贸易发展水平

农村基础设施情况

指标解释

农业劳动生产率

单位面积农业机械动力数

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

万人乡村从业人员中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数

农业土地生产率

万人乡村从业人员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数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村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化肥使用强度

社会用电强度

荒山荒沙地造林面积

塑料薄膜使用量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个数占比

污水集中处理的村个数占比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乡村万人图书馆、文化站拥有数量

农村小学教师数与在校学生数比例

万人乡村从业人员中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人数

提供住宿的社会工作机构床位

万人乡村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人数

万人乡村从业人员中文盲、半文盲人数

农业合作社成员数量占农林渔牧业从业人员比重

万人乡镇经济管理人数

国家级乡村治理有效示范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比重

村均50 m2以上的超市个数

村均商品贸易市场

通宽带的村个数占比

指标属性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指标权重

0.026

0.025

0.023

0.027

0.026

0.023

0.027

0.023

0.032

0.034

0.034

0.030

0.035

0.035

0.038

0.043

0.044

0.037

0.038

0.039

0.038

0.042

0.038

0.043

0.028

0.027

0.025

0.032

0.030

0.027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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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运用县域乡村振兴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

计算方法，对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及

5个分维度发展情况进行评估。

3.1 县域空间差异显著

甘肃省 86 个县域研究单元乡村振兴水平及 5

个分维度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图 1）。

第一，从乡村振兴综合得分指数上看，得分首位的

县（区）与末位的县（区）差距明显，乡村振兴综合指

数得分首位与末位县（区）相差 0.349 分，产业兴旺

水平、生态宜居水平、乡风文明水平、治理有效水

平、生活富裕水平 5个维度最高分和最低分分别相

差 0.1589、0.0631、0.1336、0.1506、0.0635。县域乡村

振兴水平差距最大的是综合得分和产业兴旺指数，

差距最小的是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指数。第二，河

图1 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各城市乡村振兴发展分维指数空间分异

Fig.1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fractal

dimension index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ach city in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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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区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好于其他地区，

全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大致沿西北-东南走向

呈现波动降低的态势，河西地区综合得分平均值

0.1845，比陇南山地平均得分高 0.0508，产业兴旺、

生活富裕两个维度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与综合得分

相似的分布态势。

3.2 河西地区凸起明显，南部民族地区凹进严重

在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

出西北高、东南低的大趋势下，从图 1明显可以看出

河西地区乡村振兴及各维度发展水平在全省均呈

现出最高水平。此外，南部民族地区及陇南山地乡

村振兴发展水平明显低于相近的陇中地区及陇东

南地区。在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维度，

陇南山地明显低于河西地区；在生态宜居和治理有

效维度，陇南山地和南部民族地区明显低于河西地

区和陇东南地区。陇南山地和南部民族地区乡村振

兴水平及分维度指数均处于全省末位，受自然条件

等因素的直接影响，造成该区域乡村振兴难度较大，

未来需要从当地优势产业、优势资源处入手，打造区

域特色农业发展平台，助力乡村快速发展，加快乡村

振兴发展水平。

3.3 分维格局明显不同

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分维发展水平存在明显

不同的格局，具体而言，表现为产业兴旺和生活富

裕指数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指数不同。

在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发展方面，表现为河西地区

及陇中地区较其他地区高，陇南山地由于地处秦巴

山脉，地形崎岖，复杂的地理条件限制了当地乡村

的生产活动，同时制约了当地村庄间的相互交流，

乡村基础设施条件不完善，因而导致乡村振兴发展

水平较低（表 2）。而在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方面，

则在全省中呈现出河西地区和陇东南地区发展水

平较高，陇南山地、南部民族地区则处于末位，说明

需要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乡村生态环境的

治理能力以及在乡村治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治理

效果的凸显。显然，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密切关

联，依赖于产业选址、区位条件、交通条件等因素，

而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则更多的是依赖

于乡村自身管理机制及治理决心，西部地区和南部

地区可以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力度，缩小与其他区域

的差距。

3.4 县域城市等级作用显著

2019 年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能力综合得分排

名前十的县域单元依次是阿克塞县、玉门市、嘉峪

关市、民勤县、甘州区、瓜州县、永昌县、肃北县、临

泽县、景泰县（表 3），其中绝大部分县域集中于河西

地区。县域乡村振兴能力综合得分排名倒十的县

域单元依次是张家川县、岷县、合作市、西和县、康

乐县、成县、礼县、临潭县、清水县、徽县，其中 8个县

区是当年深度贫困县区，且大部分县区集中在陇南

山地及甘南高原。可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

高的县区往往集中在城镇化率较高的县区，城镇化

率较高的城市乡村居民较少，具有较高的人员管理

优势。同时河西地区县域经济辐射带动能力较强，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乡村振兴发展基

础条件相对较好。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低的

县区往往受地形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影响显著，地

处秦岭西部褶皱带的陇南山地以及地处高海拔地

区甘南高原等地，农村经济基础发展条件薄弱，城

镇化率水平相对较低，乡村道路交通通达度较低，

表2 甘肃省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总排名

Table 2 Overall rank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evaluation in Gansu Province

区域

陇中地区

河西地区

陇东南地区

陇南山地

南部民族地区

乡村振兴

得分

0.1845

0.2905

0.1602

0.1336

0.1505

排名

2

1

3

5

4

产业兴旺

得分

0.0621

0.1013

0.0383

0.0342

0.0347

排名

2

1

3

5

4

生态宜居

得分

0.0230

0.0331

0.0282

0.0218

0.0221

排名

3

1

2

5

4

乡风文明

得分

0.0257

0.0421

0.0205

0.0137

0.0158

排名

2

1

3

5

4

治理有效

得分

0.0391

0.0635

0.0494

0.0439

0.0383

排名

4

1

2

3

5

生活富裕

得分

0.0354

0.0504

0.0279

0.0256

0.0352

排名

2

1

4

5

3

河西地区指酒泉市、嘉峪关市、金昌市、张掖市、武威市；陇中地区指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陇东南地区指庆阳市、平凉市、天水市；陇南

山地指陇南市；南部民族地区指甘南州、临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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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实施乡村振兴难度较大。

3.5 区域振兴水平优劣不等

甘肃省区域乡村振兴水平优劣不等，层级分异

较为明显。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区域也存在振兴

劣势，乡村振兴水平较低的区域也存在振兴优势，

优势劣势发展并存，可为全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提

供指导。河西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及分维度发展水

平均处于全省首位；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排名第二位

的陇中地区生态宜居维度处于中游，在治理有效维

度排名较后，表明陇中地区未来需进一步加大建设

和谐宜居美丽乡村，进一步健全现代化乡村治理体

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进一步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乡村振兴水平

排名第四位的南部民族地区生活富裕发展水平排

名第三，但其他发展维度排名均相对较后，表明提

升乡村振兴水平并不单单依靠提升区域生活富裕

水平，需要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提升振兴水平。

3.6 区域冷热点分布集中

从甘肃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变化的冷热点区

域来看，整体热点区域集中在河西地区，极热点区

主要在张掖市、酒泉市、嘉峪关市等地（图 2）。河西

地区地势平坦，设施农业、戈壁农业等现代寒旱农

业发展条件相对较好，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对较

高。加之河西地区近年来集中发展地域特色农业、

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乡村旅游发展业，极大地提

升河西地区乡村发展水平，促使形成全省乡村振兴

发展的热点区域。冷点区域集中分布在陇南山地

及南部民族地区部分区域，区域内以高山、峡谷、高

原等为主，村庄交通通达度较低，农业生产、农村环

境、农民受教育水平总体相对较差，乡村振兴发展

水平总体较低，从而形成全省乡村振兴发展的冷点

区域。因此，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冷热点分布区域与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较为一致。

4 讨论

以 86 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从产业兴旺、生

表3 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前十名排序

Table 3 Ranking of the top ten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evaluations in Gansu Province

县域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评价指标

乡村振兴

阿克塞县

玉门市

嘉峪关市

民勤县

甘州区

瓜州县

永昌县

肃北县

临泽县

景泰县

产业兴旺

阿克塞县

城关区

红古区

玉门市

永昌县

瓜州县

西固区

肃南县

肃北县

金川区

生态宜居

城关区

嘉峪关市

华池县

甘州区

山丹县

宁县

民乐县

庆城县

阿克塞县

民勤县

乡风文明

肃北县

阿克塞县

民勤县

红古区

漳县

敦煌市

金川区

肃南县

碌曲县

白银区

治理有效

灵台县

民勤县

麦积区

嘉峪关市

安定区

玉门市

甘州区

宕昌县

崆峒区

秦州区

生活富裕

阿克塞县

临夏市

嘉峪关市

玛曲县

敦煌市

红古区

肃北县

肃州区

肃南县

瓜州县

图2 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冷热点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map of cold and hot spo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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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5个维度对

甘肃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评估。甘肃省县域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不仅乡

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分维度发展水平也

存在较大差异。河西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凸起

明显，南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凹进严重。县域

城市等级作用显著，区域振兴水平优劣不等，区域

冷热点分布集中。甘肃省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充分

考虑陇南山地及南部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及

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区域乡村振兴发展需因地

制宜，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详细化精准性政策促

进区域乡村发展。要进一步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弥

补自身发展劣势，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发展

意愿，调动农民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

性，是甘肃省乡村振兴得以大步发展的重要途径。

本文对欠发达地区典型省份甘肃省县域乡村

振兴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可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提

供科学支撑，为政府精准制定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政

策提供借鉴意义。县域乡村振兴在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促进多元要素回流乡村的同时，关键还在于

如何提升乡村外部要素回流供给与乡村实际所需

要素之间的有效流动程度［31］。复杂系统科学认为，

一个系统的开放性以及系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是

该系统能够长久保持活力与不断进化的内在动力，

是一种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基本规律［32］。乡村系统

内部的要素间存在着物质流、信息流以及能量流的

自由流动，因而开放的、流动的、复杂的人地地域系

统也应该遵循这一规律。乡村系统内部要素和外

部要素间的各种“流”在主动力和被动力的共同驱

动作用下，形成乡村错综复杂的多层联系［33］。当乡

村发展实际所需要素与乡村外部要素回流供给达

到动态平衡时，乡村振兴潜力发展达到最佳，乡村

发展积极性提升，助力乡村更高层级发展；当乡村

发展实际所需要素高于乡村外部要素回流供给时，

乡村发展动力不足，引领乡村发展能力不强，造成

乡村振兴发展存在困难；当乡村发展实际所需要素

低于乡村外部要素回流供给时，容易造成乡村发展

要素资源浪费，不利于乡村长远可持续性发展。从

单一乡村尺度分析，单个乡村的开放性越高，乡村

外部有效要素回流越高，乡村发展的宜居性和可持

续性会更高；从整体乡村尺度分析，乡村地域系统

的开放性和要素流动性越高，乡村间在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和组织等方面的相互联系越高，乡村的

活力和竞争力会越强，相应地推动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然而，乡村振兴的内涵太过宽泛，评估研究仅

是乡村研究的冰山一角。当前研究者对乡村振兴

发展的认知存在差别，对乡村振兴能力的评估也存

在不同认知，不同的问题切入点会造成指标选取的

差别，进而造成评价结果的不一致。甘肃省县域乡

村振兴发展需要更多地注重考虑乡村区位优势、自

然条件、乡村体制机制、乡村人文风俗等对乡村发

展的影响，由于本研究相关数据掌握不全，未来在

相关研究中需进一步关注。未来乡村发展的重中

之重在于怎样将乡村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拓展

具体指标加入评估指标体系中，以此更全面地、客

观地反映县域乡村振兴水平，为建设美丽甘肃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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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assessment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counties in Gansu，China

Yin Junfeng，Shi Peiji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cienc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it is another important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point for the nation's rural develop‐

ment following th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ountryside. Through the establish‐

ment of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revitalization capacity of 86 county

units in Gansu Province in 2019 was evaluated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industrial prosperity，ecological liva‐

bility，rural civilization，effective governance，and prosperous life. The study showed that：There are large spa‐

ti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n Gansu Province，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space. Not only are there differences i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but there are also larg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Hexi area of Gansu Province is obviously convex，and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southern ethnic areas is seriously recessed. County-level citi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the level of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varies，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cold and hot spots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trend of re‐

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ansu Province should fully consider natural en‐

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take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and

formulate detailed and precise policies to promote regional rur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local actual conditions.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county；spatial differentiation；underdeveloped areas；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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